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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二回第二十二回  失貞節嬌女善承歡　吞巨款惡奴謀反噬失貞節嬌女善承歡　吞巨款惡奴謀反噬

　　前回書中因為急於要敘那賈端甫小姐贅姻的事，所以把他兒子故後那位將要過門的新媳婦沒有交代。你想，天下安有做新娘子

的這一天，忽然聽見新郎死了漠然無動於衷，天下無此人情，這部書也就多了一個漏洞，做書的得替他詳敘一回。原來這位小姐名

叫懷玕號叫玉抱，是全似莊最愛的女兒。全似莊的夫人俞氏，也是位中堂的孫小姐，比全似莊大了五歲，生了一個兒子名懷璞，在

徽州學堂讀書。一個女兒就是這位玉抱小姐。俞氏夫人秉性懦弱，更兼多病，向來不能問事，全似莊的家務，從前他一位庶母曾氏

老姨太太管的。全似莊截取出京，在石頭衚衕慶春家，討了一個排九的窯姐兒叫做秋紈，姓姚，全似莊十分寵愛，這位曾氏老姨太

太氣成一病死了，這家務就是這位姚姨太太接管。這玉抱小姐到了十四五歲，姿態既十分豔麗，心性又十分聰明，全似莊看著覺得

比姚姨太太強，就把這家務奪了過來交與這位小姐管理。這位小姐接管家務之後極其嚴明，就是這些姨娘身上絕不肯稍稍為假借。

全似莊生平最好潔淨，他那間臥房收拾的最為嚴整，瓶爐筆硯無不位置得宜。　　他帽子上花翎的翎絲，都要理的一條條舒舒坦

坦，帽緯也要理的又齊又勻。脫下來的衣服要折疊的服服帖帖，穿的時候腰折邊角都要弄的格格正正，哪怕是熟客在廳上久候，他

的衣冠未曾齊整絕不肯輕率出來。只有這玉抱小姐服侍的最為熨貼稱意。全似莊除掉那姚姨娘之外，還有兩個姨娘，他卻不到姨娘

房裡去住，若要敦促，總是叫到他這臥房陪侍，有古人肅肅抱衾與裀之風。他這房裡的東西，都全靠這玉抱小姐收拾佈置，就是進

巾、侍盥、煮茗、薰香，近來也都是這小姐伺候的居多，清晨深夜奉侍不遑，比那厲中堂的寡媳孝敬那位公公還要週到些兒。那幾

位姨娘反不大傍身，有時小姐不在跟前，叫姨娘們做做總不如意，全似莊脾氣又大，動加呵斥。所以，這幾位姨娘不敢怨這位老

爺，不免怨這位小姐，背後編派的那些話真叫人不堪入耳。那也不能去聽他，他們卻也不敢當面指摘。

　　全似莊在九江府任上的時候，有一天，已有三更多了，這姚姨娘因想起一件東西跑到老爺房裡去取，卻看見這玉抱小姐坐在牀

沿上繫鞋帶子，老爺卻睡在牀上。這姚娘姨娘可忍不住說了一句「我沒看見過，這麼大的姑娘，還朝老子牀上爬的」。

　　玉抱小姐聽見這話說：「你講什麼？」姚姨娘道：「我講你怎麼在老爺牀上下來，連鞋子都沒有穿，做些什麼事體？」小姐紅

著臉說道：「你看見些什麼？在這裡混吣。」一面就望著老子哭了說道：「爹爹聽她這些話，我還能做人麼。」就倒在牀上放聲大

哭。全似莊緊了一緊褲帶，跳下牀來，就抓了姚姨娘頭髮打了兩個巴掌，罵道：「你這爛婊子浪的不得過了，我不叫你，你就跑了

進來。」這姚姨娘還在那裡咕噥道：「你們做了這些事，還要打我，說我浪，我沒看見老子女兒好這樣沒上沒下的，定要我看見些

什麼才算。」全似莊被她說的也動了氣，把她上身的衣服扯掉，拿了一根雞毛撢帚的藤條柄子，就在姚姨娘的冰雪肌膚上亂抽亂

打，打的姚姨娘哭哭啼啼的哀告，以後再不敢亂說亂跑，玉抱小姐還是滿牀滾著哭，滾的束釵橫鬢髮亂，衣縐鞋鬆，口口聲聲說

道：「我是一個小姐，這浪婦胡吣我些什麼，叫我拿什麼臉去見人？我還要這命麼，要我活除非把這浪貨拉到堂上去，叫差人打她

二百個嘴掌那再商量，要像這種樣子，以後還不曉得要造出多少謠言來呢。今兒有他無我，我就去死。」說著爬下牀，趿著鞋子就

跑到書桌上，拿那裁紙刀往喉嚨裡就戳，全似莊趕緊跑過奪了下來。被她們鬧的沒法，只好叫了幾個家人來，一個背拉著姚姨娘的

兩隻手，拿膝蓋抵著姚姨娘的光背脊，一個斜把著姚姨娘的香腮，一個拿那皮掌子在姚姨娘的嘴巴上左右開弓，一五一十的打了一

百多下，打的這姚姨娘滿口鮮血直流。全似莊也有些不忍，只是關礙著愛女無可如何。這位玉抱小姐的氣才略為平了些，這姚姨娘

臉上的兩邊都打得紅腫如桃，上身還是脫的精光，只穿了一條褲子。她雖然是個窯姐兒出身，在窯子裡的時候，也沒有吃過這樣

苦，丟個這樣臉。所以，先還哭著求，後來也不求也不哭，盡著打，打完了，問她話也不理，衣裳也不穿，一逕跑回自己房裡，心

裡想道：我在慶春的時候，這老爺同我何等恩愛，山盟海誓齧臂銘膺。到了家裡太太是不用說，自從他祖爺爺死了後，老爺就不大

理他的，就是那位最有寵勢的老姨太太，也被我壓了下去，我也生過一個兒子，不過短命死了。今兒色衰，他為著這個浪丫頭，用

這種狠心，把我如此作踐，也不顧顧自己的臉面，竟叫那些家人貼著我的身軀，掰著我的腮頰打了我這麼一頓嘴巴，這種羞辱，這

樣無情，還有什麼生趣？嚶嚶的哭了一陣。全似莊正在那邊低聲下氣的敷衍那位愛女，哪有功夫再來慰問這失寵的如君。可憐這姚

秋紈就關了房門，掛了條三尺羅巾，做了個馬嵬坡佛堂的妃子。第二天，丫頭推不開門，在窗子裡張了一張，看見姚姨太太在裡頭

打鞦韆，嚇的喊起來。全似莊恐怕女兒見氣，也不敢過於悲悼，不過買一個三寸桐棺裝了那幾根冤骨付諸黃土而已。後來，全似莊

又在丫頭裡挑選了一個補了這姨娘的數。這幾個姨娘鑒於前車，何敢重蹈覆轍，遇到這小姐在老爺房裡，真個連窗隙門縫張也不敢

去張一張，雖到漏盡雞鳴，不聞宣召，不敢進房，卻也不敢自睡。見了太太倒還沒甚畏懼，見這位小姐就如見了虎狼蛇蠍一般怕的

什麼似的，饒你這樣小心，還不時要受訓斥，稍不如意，就叫這老爺鞭責罰跪。這位小姐待這些姨娘雖然十分酷虐，承應這位老翁

卻是十分隨和，無論叫她做些什麼都沒有不肯。所以，這位老翁也就極其憐愛，本不忍令其遠嫁。不過，女子生而願為有家，是人

生不易的道理。而且要藉此攀附高門，不得不學那涕出女吳之舉。這玉抱小姐也曉得夭桃濃李是女子份所當然，何敢因不忍遠父母

兄弟之情背了周公大禮。只有這幾位姨娘聽見佳期已近，而且運適蘭舟不覺私相慶幸。在這位老爺有如挖卻心頭肉，在這幾位姨娘

真是撥去眼中釘，只盼這花轎出門便可再見天日。不料紅鸞未照白霓先臨，竟在喜期這天出了上岔兒，玉抱小姐聽了這個信，就撤

環退珥誓作未亡。全似莊夫婦也苦苦勸著定不肯依。當天到底送他到賈府成了一成服，卻就回去。玉抱小姐同父母免得別離。賈端

甫亦甚欽其節孝。過了靜如小姐喜期之後，又接了過來，謁了祖，見了禮，賈端甫並答應替他立嗣，以續宗祧，這也要算一位名

儒、一位名吏的佳婦、佳女足為兩家門楣增光了。

　　這賈端甫替女兒完了姻，媳婦成了禮，想起這位愛寵尚未正名，不多兩月就要分娩算個什麼？現在宗嗣之重，全在她身上，怎

麼能永遠這麼含含糊糊，趁此刻把這事辦妥，將來到了甘肅衙門未免礙眼。況從前總以服侍小姐名義留在裡頭，小姐現已出嫁，就

要同著姑爺到省，還說服侍誰呢？難道好叫她再回家不成。這麼一想，這事更不容緩，晚上就同小雙子商量，小雙子道：「這早同

你說過，你要這麼遮遮掩掩的有什麼法子？今兒我已經被你弄到這個樣子，肚子裡都被你下了種，我還能說不願。明兒我回去同我

爹媽說聲，你再叫他們來吩咐一句，我爹媽是你手底下的人，他們怎好不答應，就連身價也不好意思要的。但是，我雖不想掛朝珠

穿補褂，那披風紅裙我可要的，也是你的體面，你明兒就得叫裁縫替我做。餘外的衣服首飾，我現在有得用，這個地方也弄不出好

的來，暫時也不必辦，隨後再慢慢的替我添罷。」賈端甫滿心歡喜，都答應了。從前，這小雙子有的時候還要朝去夜來，做那掩耳

盜鈴之事，自從那位少爺死後，小雙子害怕早晚都不敢獨在一個房裡，也就公然的陪著賈端甫停眠整夜，哪個還去管她。第二天，

小雙子梳了頭，回家去同他爹媽商議，那郝氏倒也狠以為然，說：「早應該如此，這是那個不曉得，這也是不要緊的事，不曉得這

位老爺，要這麼偷偷摸摸的做什麼？恭喜你明兒養了少爺，也帶起我們風光風光，你可不要忘了我們。」說的小雙子倒有些不好意

思。那張全卻說道：「小雙子你真要嫁這姓賈的麼？」小雙子愣了一愣道：「爹爹這話說的真奇，當日也是爹爹叫我進去伺候的，

並且叫我凡事百依百順，不要違拗他。這不是明叫我把身體送給他麼？現在陪他睡了這幾年，連肚子都有了，還好說不嫁他。這也

並不是我自己願意如此的，因為爹爹所命我不能不遵，怎麼今兒爹爹說起這樣的話來？」張全道：「你定見要嫁他那也沒有什麼，

我也不來攔你，不過我同你說，他這個人是最善做出不近人情的，他待他那位太太，你是看見過的，你做了他的姨太太，那更差了

一層，今兒名份未定，他還讓你回來見見我們，明兒名份定了，恐怕不但不准你出來，就連我要進去見你一面都做不到，這還是小

事。他今年已望五的人，你還不滿二十歲，人生的壽數是說不定的，花甲的人也不算夭壽，那時你又怎麼樣？現在他的本家親戚不

大上門，到那時候看見有家私大家來爭，你是個小老婆說不響話的，我是個小老婆的老子，更沒有地方插嘴。你這肚子裡就算是個

男，那時不過十一二歲，怎能同這些人鬥？若要是個女，更不必說兩個沒腳蟹，只好聽著人家吃你，拿得穩這肚子裡定見是個男

麼？又拿得穩會得再養麼？你陪他睡了兩三年，才有了這一點點血脈，我看也不是什麼壯健的人，我老子見得到的地方，不能不同



你說，你自去想想看，這是你終身的事，不要到那時候懊悔。」

　　小雙子低頭想了一會說道：「那麼叫我怎樣呢？還是照舊這麼胡弄著，還是叫我回來住著，等著去嫁那揚州的窮鬼，那我可是

不干。」張全道：「哪個教你去嫁那窮鬼，你依著我，我自然有好路與你走，他的家私別人不知底細，卻是瞞不了我的，數目也不

多，總共只有八萬銀子。我本想把他養肥些再吃的，現在他既開了口，那也等不得了。這也是我們只有這點財運，他這八萬銀子存

放在匯豐、道勝兩家銀行裡頭，兩個折子存處都在他那只小皮拜匣裡，他單身出門總放在枕頭邊的，在家裡放在那裡你大約總看見

過。」小雙子道：「也是放在牀上，那是我看熟的了，我晚上除下來的鐲頭、戒指都放在這拜匣蓋上。」

　　張全道：「那就更好，你今天進去不要說什麼，只說同我們說過，我們都沒什麼話說，你只想法子騙他寫個筆圖，說這肚子是

在未收房以前同你有的那就最好，不能也不要緊，再嬲著他打開那皮拜匣讓你把首飾收在裡頭，這種本事是你的拿手，想來必做得

到，用不著我教的。」小雙子臉一紅，低低的說道：「爹爹也拿人家開心。」張全又道：「你明兒早上蟠著他遲些起來，就是他起

來了，你總在牀上延挨著不要下牀，等我同你媽媽進來自有道理。將來拿了他這份家私，讓你自己挑一個年紀輕輕的好女婿，豈不

是一生受用。你又不是個真正閨女，還要講什麼從一而終麼？將來就是你兄弟大起來，這家私可是你拿身體賺來的，他也不能分你

的，你要念同胞的情分，分個一兩萬與他，那是你格外的好處，我老兩口子只望靠著你吃碗安逸飯罷了，你看這主意如何？」小雙

子想了一想，這賈大人本沒有什麼戀頭，我不過貪圖他的富貴，若把他的家私弄了過來，另外找一個年輕貌美的好丈夫，那可比天

天陪著這黑臉鬍子好得多呢！做官不做官有什麼要緊？就說道：「都依著爹爹做罷，我進去了。」

　　這小雙子進去，賈端甫問他道：「你同爹媽說了怎樣？」

　　小雙子道：「他們有甚麼不願意呢？你明兒再叫他們來說聲就行的。但是，你就要進京的人，這個事體說定了自然就要辦，我

那紅裙披風當天我可要穿的，趕著姑爺小姐在面前，你給我穿了，將來人家不能說我是妄自尊大。披風還容易，裙子要百折打間狠

費工夫，日子緊了你得趕緊替我去做，我別的又不要你什麼東西，總算體諒你的了。」賈端甫就趕緊開了尺寸，叫人去買了料子，

叫了裁縫，親自在廳上看他裁好，叫他連夜去做，限他三天就要。到了晚上，房裡沒人，這小雙了就撒嬌撒癡的倚在賈端甫身上說

道：「我可憐十幾歲的人被你硬弄上手，我雖然出身低些，可是正正派派的原身姑娘跟著你的，你可要拿我當個人看待。」賈端甫

道：「那個自然。」小雙子道：「我這肚子是不是你的種？」賈端甫道：「你這話問的真傻，怎麼不是我的？」小雙子道：「你也

曉得是你的，我也曉得是你的，人家可不曉得是不是你的。明兒萬一你的親戚本家推算起你把我收房的日子來，說是月份不對，是

個野種，你在人面前說得出口，你不在面前難道我好意思說是我先同你偷上了有的？那可叫我怎樣呢？你寫個字兒給我，我到那時

拿出來給人家看，人家自然沒得話說。」賈端甫道：「那裡會有這些事？

　　你真正太遠慮了。」小雙子道：「你不曉得女人家的苦處呢！做人家小的苦處更是說不來。」賈端甫還是笑著沒有答應寫，小

雙子撅著嘴道：「難道這個肚子你不認帳？我明兒就想法子把他弄掉，省得將來被人家牽頭皮說我帶著肚子過門，好在我年紀輕，

以後再同你有了，那就不怕人家說閒話。」說著，就拿手去揉那肚子。賈端甫連忙拉著他手道：「你這個傻子不要瞎鬧，我寫給你

就是了。但是，這個東西叫我怎麼寫法呢？

　　真正新鮮。」小雙子道：「你就說小雙子的肚子是我賈某人先同小雙子有的不就行了麼！」賈端甫道：「哪有這樣寫法。」

　　想了一想，只得拿了一張信箋寫道：「張氏妾先因入侍有娠五月，然後收房，恐親族疑誥，書此以為征蘭之據，某年月日端

字。」又念與他聽並細細的講解與他，小雙子一定要在那張氏妾旁邊注上「小雙子」三個字，賈端甫笑道：「你這個人真正迂，而

且贅人還怕不是你。」只得又依著他添上。小雙子接了過來得意之至，折好了揣在衣裳口袋裡說：「我明兒等肚裡這個兒子養出

來，拿他的胎毛與這個字包在一塊兒，等他大了交給他，說這是你爹爹寫的，不怕你爹爹同你的本家親戚不認帳。」

　　賈端甫笑道：「你真是個傻丫頭。」小雙子望他瞅了一眼道：「你說我傻，我看我還乖巧得很呢。」小雙子又靠到賈端甫懷

裡，拉著賈端甫的手摸著他的肚子說道：「我為了這個孽障，不曉得吃了多少苦，前回彰德被那些瘟強盜那麼糟塌，我心裡又羞又

恨，依我的性子早已尋了死，因為這個裡頭是你的血脈，你的子息又不多，不能不替你留著，只得忍辱偷生，我可不是好意的，你

可不要說我不要臉。」賈端甫道：「那個自然，你看這多少時，我何曾有一句話怪過你的？」小雙子又道：「我聽說，那一縣裡已

經拿到那一回的一個真強盜了，幾時把這班瘟強盜拿完了，殺盡了，才出我心中的氣，我想起來又恨又怕。這個地方也在城外，聽

說也不是甚麼好地方。前個把月還有個鄉紳家裡被搶呢！我天天除下來的首飾，你讓我收在牀上那個拜匣裡穩當些，鎖匙交給我也

好，你帶著也好，到京裡，再替我照樣買一個。」賈端甫道：「你要收盡管收，鎖匙就交給你也不妨，但是要當心點，裡頭是要緊

東西。」說著，就在身邊四喜袋裡拿了一個小鎖匙交與小雙子。

　　看書的諸位，張全說的中年以外的人，遇著青年女子只要會籠絡些的，總要被他迷住，這話真正不錯。你看賈端甫這樣一位道

學先生，近來是小雙子的話，總覺著聽得入耳，要東就東要西就西也就隨他調撥了。新學家總說中國女權做書的看起來只要是稍為

文明點的，男子沒有不怕女子的，不拘他是怎樣方面的人，怎樣威猛的人，怎樣拘謹的人，大庭廣眾之下，對著他的妻妾盡管規矩

謹嚴，禮法周密，到了那璇閨獨對，繡幄雙棲的時候，自然有一種似怕非怕，覺得有許多對不住這女子的地方，必得要順著他才

好。那女子也不論貞淫妍媸，到了這個時候，也自然會得恃寵爭憐，好像這男子受了他多少恩愚，應該受他鉗制的一樣，並且是大

婦、小妻、私歡、愛婢，都有這種情形，人人相同，只要看那些大官大府的妻妾在人面前叫起那夫主來，總是「老爺、老爺」的，

到了那剪燈私語、倚枕低呼沒有不是你呵你的，就是收用過的丫頭都是這樣，那堂子裡的倌人更不必說，這都是不期然而就，用不

著人去教，並且出於不自覺的，這就是個片誓明證了，若是不如此也就覺得沒甚趣味。諸位以為何如？看書的看到這段議論，必定

要說做書的是個既怕夫人又怕如夫人的人。然而，請看書的自己想一想，在如夫人面前背著人的時候，是個甚麼樣子？當亦啞然失

笑。

　　小雙子接了鎖匙看了看鐘，已經十一下一刻，說道：「不早了，我們睡罷。」就御了妝，把褪下來的戒指、耳環、手鐲之類，

都開了鎖收在那只拜匣裡頭，仍舊鎖好放在枕頭邊。這宦海鐘．88．一夜更拿出手段來，奉承得這賈端甫力盡筋疲，沉沉睡去。到
了早上，小雙子假裝睡著，故意的拿那玉臂摟著賈端甫的肩頭，金蓮壓在賈端甫的腰際，賈端甫不忍去推他，比往常遲了有半點多

鐘的功夫，看這小雙子似乎微微有點醒意，賈端甫才得起牀。那小雙子還是春意滿腮，嬌慵無力的樣子，慢慢的坐起身來纏那一雙

金蓮。賈端甫不由的問他道：「你今天怎麼會這樣倦？」小雙子望他一笑，低低的說道：「問你呢，你還來問人？」

　　賈端甫正要叫人打水洗臉，只見張全同著他妻子郝氏走進房來，賈端甫看了一看，剛說得一句：「你來做甚麼？」那張全也不

回信，手裡拿著一根馬鞭子，走到牀前望著小雙子身上颼颼的抽了兩下，罵道：「你這不要臉的丫頭，我從前叫你進來服侍服侍太

太，太太不在了，你說小姐要你陪伴，那曉得你陪伴上了老爺，索性服侍到牀上來了！你這不要臉的丫頭。」

　　說著又抽了兩鞭，那小雙子只是嚶嚶啜泣也不開口，張全又罵道：「你不要臉罷了，你還帶起我，我祖父也是個稟生，我老子

也還出過考，我雖是跟官，我也是替官辦的公事，沒有甚麼低三下四丟臉色的事體。今兒你做了這種醜事，叫我將來回家拿甚麼臉

去見親族？死後拿甚麼臉去見祖宗？而且你是個有婆家的人，前回你的婆婆還有信來說年春上就要討的，我若拖著不嫁，人家說我

賴婚，若要嫁了過去，人家看見你這種破貨，那個肯頂這烏龜的名？告到官府，我還要為著你去坐班房挨板子，你這賤丫頭真坑死

了我。」接連又是重重的幾鞭子，打的這小雙子滿牀亂滾，哀哀痛哭，這賈端甫又羞、又氣、又憐、又怕，只在那裡叫：「張全你

有話好好的說，張全你有話好好的說，不要只管亂打。你跟了我將近二十年，我待你也還不錯，你也還該看這十幾年的情分，不要

瞎鬧。」張全接口道：「老爺待家人是不錯，家人也沒有誤過老爺的事，老爺怎麼不念念家人伺候了十幾年，替家人留點面子，家

人因為老爺是端方正直的人，上房裡頭沒有一個閒雜人進來的，家教極其嚴整，所以，才叫這女兒進來服侍服侍，還想讓他學點大

家規矩，將來嫁到他婆家去，也叫人家看看家人伺候的主人不錯，家人臉上也有點風光。那曉得老爺是個外君子內小人的人，家人



再想不到這麼一位坐懷不亂的老爺會如此，大約總是這丫頭狐媚勾引的，我只打死這賤丫頭再說。」說著又打，那郝氏卻跑過來，

攔著道：「女兒是我養的，要他死，帶他到家裡去死，在這裡死了，還是算我張家的人，還是算是賈家的鬼。」說著，就上牀拉他

女兒，順手抓了他女兒的衣服問他女兒道：「你的首飾呢？」小雙子指著枕邊那個拜匣道：「在那裡頭。」郝氏也就拿來裹在衣裳

裡，領著女兒就走。這張全還揭著鞭子一路罵著出去。這賈端甫是氣昏了的，人坐在那裡半響說不出話來，他那女兒女婿也才起

身，聽見張全夫婦在穿雲閣的時候，卻不敢問信，等他們三個人出去了，然後雙雙進房。那史五桂倒也是跟著靜如小姐叫爹爹的，

就問道：「爹爹到底是甚麼事情？」

　　賈端甫定了一定神，才說道：「我因為張全是用久了的人，他這女兒也還伶俐懂事，所以才賞臉與他近身服侍服侍，他倒這麼

樣子胡鬧，真是不識抬舉的東西。難道他女兒是個天仙，我一定要他？我花數百塊哪裡沒有比他好的？他卻在那裡發昏，以為我非

他的女兒不行，要求俯求他那可真是糊塗之極了。並且他在我這裡十幾年，我哪一任不派他一兩件好事，他弄的錢也不少。今兒他

這一鬧，還有臉再來見我？可是他自己把飯碗弄掉，不能怪我薄情。」史五桂道：「張全夫婦兩個大約是一時湖涂，出去回過昧兒

來，總就要帶著女兒進來的，到底是用熟的人，他這女兒聽說服侍的也還週到，那時爹爹也不必同他計較了。」賈端甫道：「那再

看罷，我生平是不受人挾制的，照這種樣子瞎鬧，這人還能用麼？」到底是靜如小姐心細說道：「小雙子是他老子同爹爹說了，自

己情願送進來的，伺候爹爹也有兩三年，他老子娘也並不是不曉得，就差爹爹吩咐一聲開一開臉，平日間上上下下誰不拿他當姨娘

看待。昨兒他回去了一趟，今兒一清早就出了這個岔兒，怕的是串通的呢！不曉得他們裡頭還有甚麼詭計，須要防著點兒。」賈端

甫道：「你這話真呆，小雙子這麼安安穩穩的姨太太他不做，我已經同他講明，說一兩天裡頭就替他開臉收房，他還爭著要披風紅

裙，我也答應他，昨天說要趕收房這一天穿，趁著你們夫婦在一塊看看曉得是我給他穿的，免得將來主人家議論他僭妄，我想這話

也不錯，所以，當時就剪了料子，交與裁縫去做，我這個樣子待他，他還有甚麼不遂心呢？你沒有看見先頭他老子那樣下毒手的打

他，打的他滿牀的滾，那才真可憐。現在跟著他媽出去還不知是怎樣，那裡會同他老子串通呢？」靜如小姐道：「不是這麼說，既

然爹爹同他說明了要收房，他老子娘忽然來這一鬧，這其間更有可疑。他老子那頓打，定就是苦肉計，這小雙子也不是甚麼懦弱的

人，若不是串通了肯定安安靜靜的受他老子這麼一頓凌辱？不等爹爹一句話，跟著他老子娘就走，爹爹到查點看少了甚麼要緊東西

沒有？」這句話才把賈端甫提醒，連忙跑到牀上一看那只放外國銀行存款折子票據的白皮小拜匣，已經不翼而飛，這才著了慌道：

「呵呀！怎麼好呢？怪道昨兒晚上同我要這匣子放首飾，又嬲著我寫那筆據，原來小雙子竟是同他爹爹媽媽串通了，安了這種壞心

來算計我的，這事甚麼辦法呢？還是找全似莊商量商量吧。」就走到廳上，叫家人到府裡去看看全親家，老爺如果得空，請過來談

談，否則我過去亦可。那家人回道：「即才聽說，今天天亮上頭派了委員下來，把全親家老爺的印摘了，說要鎖拿到江西抄家問罪

呢！」

　　賈端甫聽了大驚說：「怎麼會有這種事呢？」就叫女婿史五桂去打聽打聽，究竟是件甚麼事，請諸位等這史五桂打聽回來便知

道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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